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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老字号”企业，西凤集团传承创新的“硬核”品质成为驱动产业不断发展

的引擎。西凤集团用千年传承的古法技艺、守正创新的现代品质管理，严格把控每

一个生产环节，讲好品牌故事、塑造良好国货品牌形象，提升企业品牌价值。

学习三秦楷模让耀州窑光大于世
——记“三秦楷模”禚振西

陕西日报记者 赵杨博

禚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谈

话时，每每讲到兴奋处就手舞足蹈。

对年轻人来说，与 84 岁高龄的先生

对话，没有任何“代沟”。

禚先生，是古陶瓷研究尤其是耀

州窑考古研究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却

自称是“挖土的”。正因她的“深挖”，

沉睡地下 1400 多年的耀瓷重新绽放

异彩。

禚先生对古陶瓷有着孩童般纯

粹的热爱，她说：“考古的魅力就在于

从已知到未知，再到已知的不断求索；

考古最大的乐趣是把消失的、真实的、

原有的历史面貌发掘、复原出来。”

禚先生，全名禚振西，是我国考

古界为数不多的“铿锵玫瑰”，被国

内外同仁尊称为“禚先生”。她主持考

古发掘的耀州窑遗址，荣获全国首届

田野考古奖，被列入 20 世纪“中国百

大考古发现”和“陕西省十大考古发

现”，她本人成为首位获得英国东方

古陶瓷学会“希尔金奖”的华人学者。

1961 年秋，禚振西从西北大学

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被分配到陕

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刚参加工作的

她，在资料室整理标本时，有幸上手

触摸、整理从耀州窑首次考古发掘出

的 8万多片瓷片。

1973年 5月，铜川灯泡厂搞基建，

挖出大量的耀瓷碎片。铜川市文化馆

派人将瓷片背到西安鉴定，已对耀瓷

有了解和研究的禚振西将瓷片按年代

码放整齐，展现了过人能力。研究所决

定由禚振西任领队组成 3人考古队，

前往铜川黄堡进行耀州窑考古工作。

禚振西把自己两个年幼的孩子

委托给邻居看管，只身从省城西安来

到铜川黄堡。眼前的漆水之滨、黄土

沟峁，一片荒凉，但她丝毫没有退缩。

这一来，就扎下了根，与耀州窑终生

结缘。

“当时，我们既当技工，也当民

工，白天现场发掘，连夜清洗、整理瓷

片，做好标注，写发掘日记。深夜到

女工宿舍找空位睡觉，遇到工人下班

回来，我们就得从床上爬起来再找床

位。”禚振西回忆道。

这次考古发现了一列并排 3 座

的宋代窑炉，出土了 2 万多件（片）瓷

片和窑具，促成了耀州青瓷复仿烧制

的开始，也让禚振西发现了耀州窑的

丰富内涵，为日后大规模考古发掘和

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1976 年，我以陕西编写组组长

的身份，参加了国家组织的首部关于

古代陶瓷发展史的专著——《中国

陶瓷史》的编写，向全国顶级专家学

习，考察各大古瓷窑，对陶瓷美学、陶

瓷科技、陶瓷工艺等领域有了全新认

识，开始意识到耀州窑还有很多没有

揭示出来的秘密。”禚振西说，这是她

学术生涯的一次重要契机和升华。

1984 年夏，黄堡镇村民在漆水河

岸发现了掩埋在地下的耀州窑宋代

窑炉炉基，周围还有唐代黑釉瓷器。禚

振西带领考古队立即奔赴现场挖掘。

第二年，禚振西又请求省文物局派来

同样从事考古工作的丈夫杜葆仁一

同加入，开始了两人共同主持长达 15

年的耀州窑遗址考古发掘工作。

这次发掘，在国内首次发现保存

完整的宋代晚期家庭式作坊、窑炉、

堆料场和堆煤场；出土了唐、宋、金、

元各时代的大批精美瓷器，发现了珍

贵的唐三彩和 3 个烧制唐三彩的窑

炉，使耀州窑成为我国发现的第二处

烧制唐三彩的窑场。耀州窑遗址考古

工作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

注，并因此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在瓷窑

遗址上建立的长期从事陶瓷考古研

究的考古工作站。

1984 年至 1998 年，是耀州窑黄

堡窑址考古发掘的兴盛期。在这 15年

中，禚振西和丈夫以站为家，夜以继日

扑在耀州窑的发掘、整理、研究之中。

1998 年，禚振西退休后，接受耀州窑

博物馆聘任，担任耀州窑博物馆名誉

馆长、研究员，继续主持耀州窑遗址发

掘与研究工作。2002 年先后带队用 5

年时间完成上店、陈炉、立地坡等窑址

考古，发掘出 30 多处烧造区，20 多

座窑炉，陶瓷标本 20多万件。

“是党组织把我培养出来的！我

有责任、有义务在有生之年再多做一

些事情。”有着 30 多年党龄的禚振西

说。在禚振西等数代人的努力下，耀

州窑 1400 年的历史发展脉络揭开了

神秘面纱。

“我的学术生命是耀州窑给的，

我很感恩，是耀州窑成就了我，耀

州窑的博大精深让我此生念念不

忘……”禚振西深情说道。

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馆长、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禚振西，有一顶

“特别”的草帽：帽檐宽大，似雨伞，

戴上可遮蔽全身。这顶帽子已陪伴了

她 10 年。10 年，却只是禚振西耀州

窑考古生涯的一小段。

1961 年首次见到耀州窑址出土

的大批瓷片时，禚振西还是一个刚从

高校毕业的 23 岁青年。而今天，这位

84 岁老者，仍在窑址上从事考古发

掘和研究工作。

黄堡、陈炉、玉华、立地坡等数十

平方公里的遗址区，每一条沟、每一

道梁、每一个田块，都留下了她反复

勘察的脚印。

这就是禚振西，物质至简，精神

丰盈。她一直高擎理想明灯，将大半

生的奋斗和追求融入考古学术研究。

1998 年 5 月，禚振西到了退休年纪，

按说可以回到儿子身边，颐养天年，

但她退休不退岗，依然坚守在耀州窑

博物馆，与书海、瓷片为伴，继续考古

研究，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

为什么甘坐“冷板凳”？“我始

终有一种紧迫感。耀州窑的考古发掘

和研究存在局限性，还不能掌握耀州

窑全貌。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我希

望能把耀州窑的脉络搞清楚！”禚振

西的回答掷地有声。

对于耀州窑的定位问题，禚振西

把科学严谨、实事求是作为工作基本

要求，坚持大胆推测，用实证说话，构

筑起耀州窑学术体系。在 40多年的耀

州窑遗址考古发掘研究中，她经常一

边实地勘察发掘，一边深入研究考证，

广泛查阅大量相关书籍资料，并自费

到甘肃、宁夏、江苏、浙江等地的 100

多个耀州窑系及其他窑址考察调研。

2003 年，已经 65 岁的禚振西在

陈炉、立地坡等遗址考古时，每天沿

着山路步行 15 至 40 多公里，辗转多

个发掘点查看工程进度等，尽心尽

力指导科学发掘。经过深入扎实的工

作，揭示出唐至元明各时期耀瓷的特

征，系统解决了其时代区分问题，填

补了北方地区该段制瓷史的空白。

同时，禚振西对耀州窑与柴窑关

系进行深入研究，促成耀州青瓷复仿

烧制。她主持编写了《唐代黄堡窑址》

《五代黄堡窑址》《宋代耀州窑》等考

古报告以及《陈炉耀州瓷精粹》《中国

耀州窑》图录和《耀州窑瓷鉴定与鉴

赏》等 8部专著，发表专业论文近 200

篇。这些学术著作，已成为当今研究

耀州窑文化、考古发掘、保护民族优

秀文化遗产、指导文物工作开展的重

要参考，成为文博人才培养的宝典。

禚振西“蹲在考古坑里”研究，站

在中国陶瓷史甚至世界陶瓷史的“肩

膀”上看耀州窑，用她的话来说，“下

有根基，上能拔高”。如今，她坚定匠

心钻研、薪火相传的信心，致力于培

育更多人才。

早在玉华窑、黄堡耀州窑考古发

掘期间，禚振西就为年轻的考古专

业人员进行考古发掘、遗址保护、文

物修复等方面的知识讲授。在考古工

作站和耀州窑博物馆，她多次进行中

国古陶瓷和耀瓷的鉴定教学，还承担

了国家文物局咸阳培训中心和西北

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

等院校的陶瓷鉴定课和硕士、博士研

究生的指导工作。她还频频受邀到日

本、英国、加拿大、意大利、美国、新加

坡等地讲学传业，为国家和世界培养

出一大批陶瓷科研人才、陶瓷工艺大

师及陶瓷创业能手。多年来，她一直

精心指导考古队员撰写文博研究文

章，形成了一大批高质量专业论著。

“相识 20 多年，我觉得禚老师是

学术上的巨人、指点迷津的老师，更

是我们学术研究道路上的榜样。通过

老师的指点，我的业务技能逐渐提

升。”耀州窑博物馆业务研究科工作

人员、禚振西的学生石琳娜说。

在禚振西的影响下，小儿子杜文

也打小在心底埋下了热爱历史的种

子，目前在省文物鉴定研究中心任研

究员，孙子也参与考古工作。

“每一件文物都记载了太多东

西。比如一块耀州瓷片，从色泽、气孔、

粗细度等可以看出原料的特性、加工

方式。不同的文物代表了当时生产加

工的水平，人们的审美意识、生活习惯

和爱好。一定要好好保护文物，好好观

察对比，深入研究，找出后面的历史真

实来。”禚振西说，“几代人为了耀州窑

做了大量工作，但还有很多工作亟待

完成。在我有生之年，希望继续把铜川

境内各个窑址内涵、窑口关系、历史背

景等都搞清，完成相关报告，让耀州窑

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转自《陕西日报》）


